
学生时代，我的老师总是如此教导
我：“要了解一个村落的历史，不仅要研
读文献，更要亲临实地。”而她给我的第
一项功课，便是调研自己或亲人的家乡。

仔细想来，我似乎从未踏足过奶奶
的故土。于是，我便将奶奶曾经生活的
燕山村作为考察的目的地。从书斋走向
田野，从城市进入乡村。我踏上前往南
安燕山村的路途，寻找奶奶年轻时的足
迹，尝试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个我未曾熟
识的村落。

犹记得初到此地，奶奶年少时所居
住的老厝已饱经风霜。斑驳破碎的墙
壁，诉说着历史的痕迹。那旧宅依旧，只
是人去楼空，可祖辈的相片仍留存于客
厅之中，化作永恒的精神存在，提醒着
返家的游子追根溯源。

从老厝走出，沿着小巷，悠然地漫
步于古街之中。温暖的阳光照拂在人们
的脸庞，滋养着似我一般的回乡之人。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指引，顺着光线最为
聚集之处望去，我邂逅了那座书写着黄
氏祖辈辉煌的家庙。

燕山黄氏家庙，坐落于南安市丰州
镇的燕山村内，其始建于明正统二年
（1437年）。该家庙为泉州名祠之一，建
筑坐西向东，被称为“百柱庙”，内有柱
子102根，比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百
柱殿）还多16根。2013年，燕山黄氏家
庙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闽南的乡村中，宗祠扮演了十分
重要的角色。明清时期，宗祠不仅是记
录着祖先印迹的场所，也是处理宗族内
部事务的议事平台，而家庙同样有着相
似的功能，更是奉祀祖先，以供族人表
达思念的场所。

与宗祠的不同之处，在于家庙的建
造者大多为高官。在燕山黄氏家庙的侧
门拱柱上，有这么一副对联：“燕北山川
钟间气，闽南德泽有遗思。”短短几字，
便道出了燕山黄氏始祖——忠勇公答
剌真自燕山入泉，为官受当地百姓爱
戴，而后入籍南安的历史故事。

家庙之中，百柱林立。精美无比的

浮雕和彩绘装饰着建筑，正门匾额上的
“黄氏家庙”乃明代书法家张瑞图的墨
宝，与忠勇公端庄正气的肖像映衬，彰
显出燕山黄氏家族从古至今的璀璨
故事。

每年的正月十五，家庙都会举行盛
大的元宵灯会。“漫道武荣州，至今犹有
弦歌化；每逢上元日，到此曾闻钟鼓
声。”元宵灯会期间，庙内必定悬挂这副
对联。根据《燕山黄氏谱牒汇编》的记
载，这副对联是明嘉靖四十年（1561
年），时任知县的夏汝砺莅临参观庙会
时，受当地黄氏族人的邀请而写，可以
说是数百年来燕山黄氏家庙灯会之盛
况的真实写照。

元宵佳节，分散在外地的黄氏后
人汇聚一堂。人们举灯而来，张灯结
彩。添丁、敬祖、祈福，是燕山黄氏家
庙元宵灯会的三大主题。节日期间，
热闹非凡的家庙内会悬挂起历代考中
科举、出仕为官的先祖遗像，并准备
清果、糕点，供筵祭祖。

丰州燕山的传统灯会，还有不少充
满趣味的习俗，如“钻灯脚”“讨花枝”

“乞龛前灯”等。灯会进行时，燕山派下
的黄氏新婚夫妇会在家庙内的花灯底

下穿行，以求添丁添福。忠勇公神龛前
则有七盏琉璃花灯，讨得花灯的族人可
以获得最为真挚的祝福。

“火树银花元夕夜，彩灯万盏熠霞
流”。拥有百柱的古建筑燕山黄氏家庙，
以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灯会习俗，
诉说着燕山村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浓厚
的家庙文化，更沉淀着凝聚乡情、传承
祖德的人文精神。巍峨的家庙和百根柱
寄寓着人丁兴旺的美好祈愿，将代代风
骨存于庙中，又通过祭祖、灯会等大型
的周期性宗族活动而沿袭至今。

据闻，闽南民间喜欢用“柱”来代表
一个家族的分支，而闽南话中的“灯”则
与“丁”谐音。燕山与黄氏，柱子与花灯，
这些元素是家族的根茎，亦是情感的纽
带。老宅、家庙与灯会三者交织，呈现出
中国人酌水知源、慎终追远的思想意
识，表达着宗族枝繁叶茂的期盼，也是
闽南乡村重要的传统文化现象。

在乡民的心中，燕山黄氏家庙并非
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代代相沿的
乡族精神。游走在外的乡人，在先祖故
里、灯火绮丽中寻求到了依归，而爱乡
思乡的情愫汇聚于此，也令闽南乡村的
宗族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经久不衰。

家庙诉史迹
灯火慰乡心

□郭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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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一隅
升起原生的烟火
涛声一次次叩问
村庄故作矜持
隐藏某种神秘

裤筒里的风
鼓起勇气 张开
夸张的翅膀
一切好奇与窥视
在黑色的世界迷失
民主肚再也不封建
银腰链故作张扬
延伸你的想象
阳光的羽翅
登临黄斗笠的塔尖
亲吻那颗星星

紫色喇叭花凝结初苞
穿行在季节的缝隙
隐忍与坚贞
勤劳与质朴
在咸腥风中保鲜
惠女水库夯坝号子声
海防线上女民兵英姿
三八防风林滑落笑语
镶金的小岞惠女的标签

敬畏你勤劳勇敢
尊崇你高风亮节
你是旗帜 灯塔
你是海的女儿

惠女素描
□薛月花

清晨六点半，我行走在小城的秋
天里。

谁说闽南的秋天降临是悄无声息
的？闽南的秋天，一来就大张旗鼓，声势
浩荡。

最敏感的，莫过于楼下的桂树。树
上密密匝匝挂着的，地上细细碎碎铺着
的，都是金黄色的花朵。风是甜的，长了
脚一般跑来跑去，搅得整个小区又温柔
又热烈。触须同样敏锐的，是上了年纪
的阔叶榕。焦黄焦黄的叶片，一片一片
从树上坠落，像怀旧的信笺，在草地上
积了厚厚的一层，适合在上面写相思
吧。我从甜蜜和怀旧中走过，没来由地
生出绵密的踏实。这种踏实，源自秋风
中的老树，它们盘根错节的
枝干，像粗壮有力的双手，将
林荫道揽进怀里去。

桂花树也好，阔叶榕也好，其实都像人
一样，被光阴浸泡久了，出落得宽厚又
温暖，吐故纳新和举手投足间，渐渐有
了宽容与担当。

小区门口有个菜摊，每日清晨六
点摆摊，八点收摊，雷打不动、风雨无
阻。此刻那些菜，都是时令菜。胖胖的莲
藕、肥肥的萝卜、长长的豇豆、青青的莴
笋……一眼看去，像堂种类丰富、色彩
明艳的生物课。卖菜的中年女人剪着短
发，皮肤黑红黑红的，眼睛明亮明亮的，
笑声哗啦哗啦响，说话声像玻璃球倒在
了丝绸上，很好听。我挑菜拣瓜，她都不
恼不怒，有时付完钱，还要抓三五根葱
苗往我袋里塞。我第二次到她摊上买

菜，她就记住了我家无葱不欢。
其实不只是我，小区里很多

住户早就看出来，
那些鲜嫩欲

滴的菜并非真的出自女人的手，不过是
她从附近的农户那里盘过来卖的。可是
谁都不曾揭穿她，也谁都爱找她买菜。
大约因为女人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抑
或因为女人，我们总能及时吃上品种多
样的时令菜。原来，人在老树下往返久
了，也有了一颗知足宽容心！

小区转角有条内沟河。久日无雨，
河流很瘦，却有清凌凌的水，鱼儿成群
结伴地游来游去。河岸种了垂柳，还长
着闽南最寻常的三角梅。三角梅却不寻
常，尤其过了节气白露，河岸防护栏被
它肆无忌惮地占领了，原本清瘦的河
流，仿佛跟着波澜壮阔起来。我喜欢沿
着内沟河畔的人行道走。人行道上也站
了两三个人，一动不动地，在看河，在看
花，在看河里的花。原来是倒影啊——
河岸上的花，都开进水里去。风一吹，花
在涟漪里游动，像五彩斑斓的鱼！

过了河上的桥，才到菜市场，可我
总要慢下脚步，在桥上停留一会

儿，再一会儿。桥并非
古桥，却

谦卑地弯着腰，一边接着老旧的建筑，
一边连着崛起的新楼。从桥的这头望向
那头，不过十数米，却像历史与时间的
纵深，守护着人们稳稳的幸福。我一直
喜欢桥，它是光阴流逝最翔实的记录
者，接纳了从桥上走过的每一个人，或
贩夫走卒，或引车卖浆者，或风雪夜归
人……此刻这座桥，或许因为浓浓的秋
意抚过，也许因为人声尚未鼎沸起来，
温顺了许多。真好！难怪诗人卞之琳要
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
上看你。”

真好！清晨六点半，朝霞未散，凉风
不燥，车流稀少，来往的行人，神情松
弛，步履缓慢。再过一小时，这条路上便
会车马喧嚣，来往不息的，都是送儿郎
上学的家长。但此刻，他们都和我一样，
左手菜蔬，右手肉蛋，间或提溜一些早
餐。我们擦肩过，相熟不相熟的，都会友
好地向对方点个头、微微笑！流光容易
把人抛，我们且用愉悦、平和和自在，和
内心的自己问声好！而后看着天边渐渐
消散的朝霞，冰淇淋一样融化在秋风
里，催着人赶紧归家。

甫进门，七岁半的小姑娘扑过来，
说：“妈妈你真香！”只见她抓着我刚换
下的鞋子，说，“妈妈，你看秋天的星星，
都落在了地上。”我吃了一惊，瞥一眼地
上，是粘在鞋底被我带进门的桂花。噢，
原来清晨六点半，秋天藏在簌簌落下的

桂花里，又跟着我看了一路好
光景，回了家！

清晨六点半
□林清秀

小镇古朴而文艺。古朴的，是她的
建筑物较为古老，有一溜儿历尽沧桑的
老骑楼；文艺的，是她时常传来悠扬的
音乐，口唱的，器弹的，不一而足。

口唱的，首推吹口哨。一个人在小
镇的街巷上走着，却嘬着嘴，一路吹
着，传下一地的悠扬，并且，吹着的哨
音，往往是正在流行的乐曲，也就让
人的心无比柔韧亲切起来。最早认识
这口哨声的，是在阿尔巴尼亚电影
《宁死不屈》里那位爱国女青年身上，
她发出的唿哨声悠远高扬，成了20世
纪 60 年代末期年轻人喜欢模仿的乐
音。我曾试着将食指弯曲放在嘴里猛
吹气，结果也不能发出悠扬的声音
来，心里也就沮丧起来——吹口哨，也
是有技巧的。

口唱的，哼调和唱词的，都有。哼调
的，就着行走的步伐，很有节奏感，而哼
的调，那是五花八门的，比如以“响当
当”的“当”为恒音，一路“当”着去。哼着
《北风那个吹》，那个“当”字，上下翻滚
着，一会儿“当”上来，一会儿“当”下去
的，让我觉得在那个哼调的人，周边就
跳动着一个个调皮的音符，并且紧随着
他（或她）。

唱词的，一般爱唱流行歌曲，或者
节奏感强烈的。比如南斯拉夫电影《桥》

播映后，电影里的主题曲风靡一时，我
们小镇街巷也裹满旋律：“啊，朋友再
见，啊朋友再见……”

这样的歌声时常在小镇的巷子里
悠扬。那时候，我家的楼顶有一个小阁
楼，前后的夹墙是木制的，透风得很厉
害，让我在小阁楼里享受了片刻的免费
美妙乐音。而离家不远处，就是田野、池
塘、小树林和一条注入大海的小溪。仿
佛那喜欢嬉戏的风儿，也就包裹着这悠
扬的歌声，去稻田、莲池、牛棚、小溪里
游荡和卖弄，借以炫耀自己并非只会呼
呼瞎吹的单纯。

除了欣赏，我还自娱自乐。我那时
正在学吹口琴，吹《东方红》，吹《卖花姑
娘》，但我的功夫并不好，吹不出伴音
来，乐音也就显得单调。有时，我在小阁
楼里吹累了，刚好听到路人吹着《绿岛
小夜曲》，就会倚靠在木墙上聆听。那路
人是从家旁的一条小巷里边走边吹的，
乐调既悠扬又缠绵，惹得风儿也颤悠悠
地跟着。这首歌的曲词我刚熟悉不久，
觉得它的艺术魅力就是很“黏人”，属于
如泣如诉的那种，是很符合失意者又有
所不甘的心境的。

吹口琴，最爱吹的还是苏联卫国战

争时期的流
行曲《小路》。我觉得这
首曲子，和我们小镇的氛围十
分相配，尤其在黄昏时刻。我们小镇连
通周边的十里八乡，小路像章鱼的触须
一样，伸向小镇外广袤的原野。我吹着
《小路》，也默念着里面的唱词：“一条小
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
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
的爱人上战场……”

老电影复映后，许多老歌更是盛唱
一时。小镇飘荡着“洪湖水，浪打浪”，飘
荡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大街小巷飘荡着悠扬快乐的音
符。人们放开心灵，高声歌唱着。我倚靠
在楼顶上，听着行人边走边唱的歌曲：

“什么水面打筋斗咧，嘿嘹嘹啰；什么水
面起高楼咧，嘿嘹嘹啰；什么水面撑阳
伞呐，什么水面共白头咧……”我们小
镇，被旋律包裹着，变得富于生气和活
力。

尤其到了晚上，月亮升在小镇的上
空，有人在楼顶阳台上唱着“月亮在白
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
快乐的歌声……”，我们的小镇，在一地
碎银子的月光下，精致而文艺，堪比唐

诗宋词般的美丽！

悠扬的小镇
□蔡天敏

位于南安市丰州与泉州交界处，
在丰州城之西。村落背靠九日山，面
对晋江，是燕山黄氏发祥聚居之地。
旧时，燕山村原为丰州古城区中心，
十分繁华，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
便，环境优美，商贸中心十字街便在
这一带，街道两侧坐落着宗祠群，建
筑精美，保存良好。燕山村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村落所在的丰州镇名
列福建省第一批地名文化遗产“千年
古镇（古村落）”。

扫描二维
码欣赏更多征
文活动作品

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
从来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
人；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
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岁
月
浓
情

岁
月
浓
情

□
郭
培
明

扫描二维码欣
赏更多专栏作品

陈惠霞拍摄于惠安县山霞镇陈惠霞拍摄于惠安县山霞镇

燕山村乡村名片

童年的糖
一颗就够打开快乐
今日的蛋糕
竟然吃出五味杂陈
别骂时光偷走了一副好牙
落叶萧萧的暮秋
不也抖擞挺立于季节深处
清点岁月的积蓄
贵重的是你老花的眼里
始终存着一份甘甜

定情歌
〔汉〕张衡

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
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

九日登李明府北楼
〔唐〕刘长卿

九日登高望，苍苍远树低。
人烟湖草里，山翠县楼西。
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
无劳白衣酒，陶令自相携。

岁 晚
〔唐〕白居易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
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
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还。
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
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言。
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
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

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宋〕苏轼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
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
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舟中杂纪
〔元〕王冕

老树转斜晖，人家水竹围。
露深花气冷，霜降蟹膏肥。
沽酒心何壮，看山思欲飞。
操舟有吴女，双桨唱新归。

山河暮秋 诗意霜降

燕山黄氏家庙燕山黄氏家庙 （（林良标林良标 摄摄））


